











     
     春节回家过年，碰到童年时代一起穿开裆裤的淘伴。作为一位风云
际会的青年科学家，如今的他已经功成名就，项上挂满了令人目眩的奖章，省
级的，国家级的。 
      于是，我们哥俩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。 
     “老弟，你搞海洋气象，有什么创新？发前人所未发？” 
     “没有什么创新。” 
     “别瞎扯了！没有创新，怎能得到如许荣誉？” 
     “在海洋气象领域，我的学术水平已经进入全国的前十名了，但与美国人
相比，差距不是一点两点。我在努力学习和模仿，以图缩小差距。说实在的，
只能逼近，无法超越。” 
    “如此看来，在自然科学领域，能够缩小差距，即使没有创新，照样是一件
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 
     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，老师从小教我们这样一个道理——“艺术贵在创
新”，并一再重复那句老掉牙的名言——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天才，第
二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庸人，第三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白痴。 
     在这样的文艺理论指导下，戏剧家们在创新的道路上孜孜以求，一往无
前，即使马失前蹄，得不到观众的认可，在专家眼里也情有可原：“虽然还比
较粗糙，不够成熟，但有创新意识，值得鼓励。” 
    于是，我们的戏剧家像狗熊一样冲进玉米地，掰了一个又一个，一面掰，
一面丢，最后留在手中的，未必是最好的那个玉米棒子。 
      在“创新至上”的思维定势下，仿佛只有创新才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，
继承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重复劳动。那么，创新果真那么美妙，继承果真那么
不堪？我看未必！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在自然科学领域，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榜样，学习先进，为我所用，以缩小
差距；在传统戏剧领域，我们更应该把梅兰芳、盖叫天、徐汝英等作为榜样，
学习模仿，继承传统，以缩小差距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11 年 8 月 21 日） 
  
 
